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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随州

汉东茶馆:“你是我藏在微风里的欢喜！”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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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随北县剿匪记
岁月觅踪

生活浪花 ● 项东

8 月 18 日，“汉东茶馆”试营业，《随州
日报》等官媒和民媒重磅报道，勾人魂。
当时，我不在随州，难赴现场，眼馋神往。

9 月 4 日上午和傍晚，我两次前往，拍
下一沓照片，“偷”听了几位乡亲感言。返
途中，反复比对，将“你是我藏在微风里
的欢喜”、“汉东茶馆”等同框拍下，立即

“借”来作标题。
甚喜，甚喜！
一、心向美好:关于老随州的“城南

旧事”

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随城“南
关口”。以穿街而过的护城河为界，又天
然地分为南、北两区。“汉东茶馆”位置极
佳，紧贴护城河，处南侧，与“汉东楼“、

“国货甄选“呈品字形布设，于市井烟火
中演绎“城南旧事”。

1、老随州的“生平简介”，高挂着，被
仰视。上午去，茶馆里客不多。从前门开
始，慢慢欣赏，挨个拍照。

从后门出，场院中，太阳晃眼。移步
至老厂房外墙走廊内，意外发现：天花板
上，贴满书法作品。待移至前门附近，抬
头望，看见书法作品为《随州志》中关于
随州的“生平简介”——从“史前时期”

“西周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华人
民共和国时期”。昂起脖子、再倾斜 50 度
以上，才能勉强看清内容。扭扭酸胀的脖
颈，停留片刻，深为感佩：咱老随州的“生
辰八字”，在这里高悬，“高，实在是高”！

2、目之所及，“汉东之国随为大”。在
陋巷，在草甸子，在随州人的口碑里，一
直引以为傲的有几句话：一句是“炎帝神
农故里”；第二句是“编钟古乐之乡”；第
三句是“汉东之国随为大”。

塑料三厂老厂址距“汉东楼”百余
米，又被护城河切割，周边多民居，历史
上深处“陋巷”，“出马路”窄，进出十分不
便。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启动
后，该厂由“后队”变“前队”，一跃成为炙
手可热之地。收储后，随州国投高薪聘请
规划团队实地踏看、翻阅史料、走访百
姓，将此项目定名为“汉东茶馆”。既遥望
历史，又关照现实，受到广泛好评。

3、“随州记忆，烟火生活”。吧台背后，
一块黑板，几乎占据整面墙。在大红的

“随州记忆，烟火生活”下，密密麻麻地，
写满菜单及其单价，暖心！

茶馆大门内右侧，摆满过去年代的
老物件。“汉东日报”醒目，“老冰棍”凉
爽，“随州”牌老水瓶兀立、有水平、高水
平、大水平，烟火气十足。

二、奔赴美好:永不褪色的“工业记

忆”

门口的几面道旗迎风招展，猎猎生
威。在“汉东茶馆”四个醒目大字的上方，

“湖北首家工业遗存剧场茶馆”以两排小
字横卧，昭示着其风光和“野心”。

1、“旧厂新生，随州塑料三厂遗存纪
事”。上午去，返程中，方见三厂的“生平
事迹”，如获至宝：

“1982 年 12 月，钙塑制品厂在该址创
办，时为东城街道的集体企业，主要生产
塑料日用品。1989 年 12 月，该厂划归市二
轻局，为大集体所有制；1992 年 2 月，更名
为随州市塑料六厂；次年企业调整产业

方向，转为生产汽车内饰件，为本地车企
提供配套。2001 年 10 月，该厂作为首批民
营改制企业，更名为‘随州市永兴汽车内
饰件有限公司’。2025 年 6 月，厂区纳入草
甸子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项目。旧址
收储活化，汉东茶馆应运而生。”

2、“潮起草甸”，“五老”雅集的火热工
作场景。走进“汉东茶馆”，浓郁的“工业
风”扑面而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两幢“时
尚”厂房被“整旧如旧”，让工业遗存从

“被观看的旧址”变成“可沉浸式体验的
感官盛宴”，老院落肩负新使命。

老物件琳琅满目，“工业记忆展陈”
分外亮眼。在茶馆主厅的东山墙边，老物
件占据整面墙，阵容豪华。细瞧，如见一
个个故人，十分亲切：四季美啤酒，鹿鹤
牌电风扇，映山红香烟，黑白电视机，铁
壳水瓶，保温杯，缝纫机，收录机 (三洋)，
电话机，大哥大，闹钟，军用水壶，马灯，
天平……多为随州“本地造”工业制品，
为随州人日常生活之常见常用、亲密无
间的“老朋友”。

老标语记录时代，温暖人心。大厅内
外墙、廊柱、木楼梯拐角等处，大红的标
语见缝插针、“野蛮生长”。这些标语既有
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有激励成长、温暖人
心的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建设祖国
响当当”“团结就是力量”“为人民服务”

“下苦功夫，学巧本领”“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心中有党，干活有劲”……

老场景栩栩如生，再现青葱岁月。上
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是随州工业的黄
金时代，七、八个省属大厂“下放”随州，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齿轮道路”遍布城
乡，“随州现象”享誉省内外。三十多万产
业工人是时代的宠儿，也是随州城的“天
之骄子”。这些“老铁们”尚未谢幕，仍在
随城的四面八方发光发热。可以预见，

“汉东茶馆”将成为这些“老铁们”啸聚的
“大本营”。

老照片朴素深沉，珍藏记忆。
3、墙角处，老树没有忘记。茶馆大厅

后门外，左拐，见小平房三间，为公厕。公
厕墙上，镌刻着一排红字:“三厂时光记忆

（来自 1982 塑料三厂制品模具)”。
平房东侧，是一幢老住宅楼。在该楼

墙角处，并排伫立着两棵老杉树，估摸
着，这是三厂建厂初期栽下的，见证着三
厂的兴衰起伏，满身“长满”故事。

三、拥抱美好:“你是我藏在微风里

的欢喜”

“汉东茶馆”名为茶馆，实则集茶吧、
剧场、食堂多功能于一体，是随州市民与
亲友小酌雅聚、茶叙聊天、食堂便餐和休
闲赏剧的、“全天候”的“社区吧坊”，也是广大
游客了解随州的新“窗口”。借用茶馆停
车场外小广场的一幅地标来形容汉东茶
馆，较为贴切：“你是我藏在微风里的欢喜”！

1、街坊茶铺：藏在岁月深处的“大碗
茶”。“大碗茶”，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
忆，与奋斗、激情、汗水相伴，承载着 50、
60 后们在“战天斗地”中的梦想与向往；

“大碗茶”标配，小方桌、长板凳、大茶缸
（或大瓷杯），一撮老梗茶（或自制土茶
“大叶片”），酽酽地泡在陶土茶壶里，倒
在大茶缸（大瓷杯）中凉着，劳作归来，捧
起，牛饮，既解暑又散汗，爽啊！

“汉东茶馆”接地气，就是一间老街
坊茶铺。老旧桌椅板凳摆满老车间，标语
遍布，老物件俯拾即是，氛围好。“汉东茶
馆特设：两元小吃，五元茶点，八元大碗
茶 。另 有 扑 克 牌 ，怀 旧 小 零 食 ，象 棋 提
供”。实在实惠，是送给老街坊们的酬宾
大礼包。

“ 茶 倒 七 分 满 ，留 下 三 分 是 人 情 ”  
“人要想的开，茶要泡的开”。茶室操作台
前标语温情，可提供茶品多，价格也不
菲：“手工毛尖王、茉莉花、铁观音、祁门
红、金骏眉、乌龙：各 8 元/杯”“人参乌龙
茶、车云山雪芽：各 12 元/杯”“信阳雪芽、
芽中芽红茶：各 18 元/杯”“信阳毛尖：26
元/杯”。个人感觉，部分品种价格虚高，尤
其是车云山茶品质不比信阳茶差，但每
杯价差较大，建议商家调整调整。

2、三厂食堂：早餐有特色，中晚餐够

实惠。
“特色早餐”供应：枕头馒头，野菜

饼，羊肉包，牛肉包，牛肉面，拐子饭，榨
菜肉丝面，热干面，瘦肉砂锅粉，豆腐面，
菜饺子，猪肉饺子，青菜包子，猪肉包子，
卤鸡蛋，鲜肉馄饨，涢水豆浆，大油条，白
米粥等。1 至 22 元不等，卤鸡蛋 1 元/个，
拐子饭 22 元/份。

中晚餐菜品丰富，主食也富特色：粉
蒸排骨，黄豆焖鸡爪，红烧牛肉，红烧肉，
红烧鱼块，酱卤牛肉，卤鸡爪，红油猪耳，
扣碗三鲜，蒸土鸡蛋，卤藕，油炸花生米，
凉拌毛豆，卤千张，刀拍黄瓜，酱炒藕丁，
小炒野山菌，安居豆皮，应山滑肉，粉蒸
肉，酱烧猪蹄，农家小炒肉。随州老面馍，
米饭等。每份 3 至 22 元不等，蒸土鸡蛋 3
元/份，酱烧猪蹄 22 元/份。

4 日晚去探访，“三厂食堂”内座无虚
席，菜香扑鼻，推杯换盏间，划拳声、劝酒
声、请菜声，声声入耳。有两桌客人起身，
服务员马上前往收拾，“翻台子”。约两分
钟左右，等候在角落的客人迅速“补位”。

3、草甸子剧场：为寻常添点彩，为生
活来点甜。

剧场，在“食堂”中间偏北、靠墙置一
戏台，戏台后布有投影幕布，既可登台献
艺，又能功放投影，传统与现代，都能在
这小小的舞台上呈现。

“食堂”前厅门侧，竖有节目单。看
剧，剧场提供小零食，为“生活来点甜”：
花生，瓜子，南瓜子，开心果，桂圆，葛粉，
蜜枣，巴旦木，锅巴，米酒汤圆，石花粉，
绿豆汤，红糖凉糕，红豆汤等。每份 3 至 10
元不等，随州蜜枣 3 元/份，葛粉 10 元/碗。

据观察，看剧人与食客身份多为“二
合一”，吃席、喝酒兼看戏，两头美，两不
误。看到兴头上，借着酒兴，为表演喝彩。
也有几位观众，边看表演边吃零嘴，不被
周边酒场氛围“跑偏”，一头扎进剧情中，
忘了零食，忘了酒肉，也忘了自己，随着
剧情一道喜怒哀乐，于喧闹中，享受独一
份惬意！

（作者系随州市直机关退休干部）

我的老家在随县柳林镇高岭村偏子山脚
下，开门见山，闭门也见山。在我的印象里，它
从不肯把自己站直，总是微微地斜着，像一个
侧身躺下的人，把头枕在青林寨的肩上。人们
叫它“偏子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一座
山偏要靠着另一座山，像家里排行最小的孩
子，总拽着哥哥的衣角。

行走山中，春天的绿是嫩的，夏天的绿是
浓的，秋天像镶了金的边，冬天则显露出崖石
的筋骨。一年四季，偏子山就这样自顾自地偏
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往西走十来里地，便是青林寨。那山挺拔
威严，像古城门前的守将。松树、柏树和梨树从
山脚密密麻麻地爬到山顶，远看是一团化不开
的墨。大夏皇帝明玉珍曾带兵在此战斗过。我
不知道他是否到过偏子山，只记得小时候跟着
表哥上山打板栗、摘野葡萄、野核桃和五倍子
时，见过许多保存完好的石屋和寨墙。那些石
头垒成的墙垣，静静地卧在灌木丛里，手摸上
去冰凉粗糙，像触到了几百年前的某个夜晚。

白林寨在青林寨西边，更远些，与偏子山
连成一条舞动的彩带。风吹过，满山的树便涌
起层层绿浪。

山是父亲，水就是母亲。
偏子山脚下淌着郑家河水库，水面开阔，

灌溉着下游数不清的农田。上世纪八十年代，
父亲在水库渔场当会计，我常去那里划船，渡
人过河。船桨拨开水面，阳光碎成片片金黄。有
时用粘网粘鱼加餐，看白鹤在水边散步觅食，
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游动。那些白鹤可真白，白
得像山上落下的雪，忽然动了，便是一道划过
水面的光。去年春天，水库因加固大坝首次放
干了水，一望无际的油菜花便露了出来，金灿
灿的铺到天边，不知道从四面八方引来了多少
赏花的游客。同时也迎来了大批的考古专家，
他们在库底细细地翻找，像是要在泥土里，把时间重新拼起来。

青林水库藏在青林寨和偏子山的夹角处，是山的膝弯里捧出的一
汪水。水是墨绿的，深不见底，四周的花草树木把影子投进去，水面便
成了一块完整的、微微颤动的玉。小时候，水库下游办了一家冰棒厂，
我连续卖了三个暑假的冰棍。背着自制的小木箱，走村串户地喊：“卖
冰棍喽——”，那声音顺着山风飘出去，至今仿佛还挂在哪棵树的枝桠
上。有一年夏天，亲戚买了一只六斤多的甲鱼，母亲嫌太老不让吃，便
让我们拿到青林水库放生。甲鱼缓缓爬进水里，便沉下去了。我站在岸
边看了许久，直到水面的涟漪一圈圈散尽。

沿青林水库往上走，有一座明玉珍纪念馆，是“中间三进、东西两
进”的传统建筑群。近日回老家，发现里面新增了随州首个历史人物 AI
数字人，真正体验了一回中韩服饰，还在七百年的古桂花树下闻着花
香休闲、拍照。

附近“山月随人”的民宿区，随处可见游客聚在草地上唱歌、说话，
烧烤的气味混着青草的腥气，在夜风里浮着。月亮升起来，照在“山月
随人”的牌子上。那一刻我在想，这名字起得真好。你热闹，它也热闹；
你孤单，它便陪你孤单。

说了这么多景，心里最重的还是人。
小时候，我常去外公家。活到上百岁的外公陈明皇以爱劳动出了

名，载入《柳林社志》。他白天坚持去菜园扯草，晚上会将梦话说出声。
有一次，我问他偏子山的来历，他放下手里的草，想了想说：“偏子山以
前不叫偏子山，叫‘盼子山’。”我一愣。

“盼儿子回来。”他笑了一下，又低下头去拔草，“后来叫顺了嘴，就
成了偏子山。山不会说话，就只好偏着头等。”

也有人叫“偏头山”，说大洪山的祖师爷路过时踩了一脚，山又年
轻，担受不住，歪了。但我更愿意相信外公的。这座山，从来就没有站直
过，不是腰弯着，就是头偏着，像一辈子都在等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座山的名字里，藏着一个“等”字。现在
回想起来，这座山不是“偏”在青林寨的肩上，而是“盼”在时光的坡上，
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出去，再走回来。

后来外公不在了，那些梦话也没有了。可偏子山还在，仍然偏着
头，像在听，又像在等。

(作者系随州市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省作协会员）

1947 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纵
队挺进鄂北豫南地区，组建桐柏军区、桐
柏区委，先后建立 4 个地委、专署、军分区
和 30 个县（市）级爱国民主政府。彼时，新
解放区随北县匪患严重，数千土匪与国
民党原乡保人员、地主劣绅勾结，危害民
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爱国民
主政权对抗。剿匪成为了巩固爱国民主
政权的首要任务。

1948 年，桐柏军区派出解放军正规
部队组建随北县指挥部，执行剿匪任务。
在随北县剿匪斗争中，我作为青苔区基
干民兵亲历了部分战斗，亲眼看到解放
军团级指挥员李家传烈士牺牲和擒获匪
首艾长顺的经过。

逃难落籍到青苔

喜迎解放当民兵

我于 1931 年出生在今曾都区淅河镇
街上。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进入全面
抗战阶段。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前夕，随
县城乡震动。我随着父亲逃难到了随北
的万和镇青苔街落籍。我们家靠帮人照
看祠堂住了祠堂半间房子，父亲平常干
些贩卖花生米等小生意勉强过活，吃不
饱穿不暖是生活的常态。

1947 年底，桐柏军区解放军和南下
干部来到随北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斗
恶霸，建立了随北县爱国民主政府，贫苦
群众迎来解放，翻身做主人，扬眉吐气。16
岁的我当上了青苔区儿童团长，扛着红
旗到处宣传革命，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
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谁养活
谁大家想一想》等革命歌曲。次年 2 月，我
参加民兵，成为青苔区民兵队最早的 22

名民兵之一，我们和解放军并肩作战，保
卫初生的红色政权。

当时随北土匪大小有 18 股，总人数
有 3000 余人，主要有艾长顺、刘福银、张
顺、罗顺卿等，其中艾长顺匪股人数最
多，影响和危害最大。这些土匪与国民党
地方武装勾连，妄图乘随北县民主政权
成立之初、力量相对弱小之际，颠覆民主
政权。他们纠集 2000 余匪众，成立 2 个大
队，分别由匪首艾长顺、刘福银担任大队
长。而解放军随北县大队官兵，加上各区
的民兵，总数不足 250 人，武器主要是步
枪和手枪，装备相对落后。面对敌强我弱
的实际情况，随北县对付大股土匪，最初
在军事上主要采取“敌进我退、敌疲我
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同
时，开展政治攻势，做好宣传工作和群众
工作，宣传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
的胜利捷报，告诉群众国民党反动派和
土匪彻底灭亡的时间就要到来了；宣传
民主政府对待土匪 “有罪必办，胁从不
问，立功受奖，宽大为怀”的政策。军
事政治“两手抓”很管用，毕竟多数土
匪是胁从者，匪军人心浮动，开小差的
不少。

1948 年初，为了尽快消灭匪患，随北
县政府向桐柏军区请示，调来军区正规
部队，加强桐柏军区随北县指挥部，由李
家传任指挥长。李家传是四川通江人，中
共党员，1933 年参加红军，经过了长征，
是一名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过硬的指挥
员。这支解放军部队作战经验丰富，火力
配置也强。随北县剿匪进入到寻敌作战、
主动出击的新阶段。我也在政治斗争和
军事斗争中迅速成长。

活捉匪首艾长顺

李家传指挥长不幸牺牲

1948 年，年头到年尾，随北县剿匪进
展顺利。哪里出现匪情，解放军和民兵就
赶往哪里围剿，大部分土匪或被剿灭或
缴械投降。与匪首艾长顺的决战时刻终
于来到。

1948 年 12 月 25 日至 27 日，连续三天
鹅毛大雪。艾长顺匪股的行踪，在青苔佛
山沟刘家大湾出现。

12 月 27 日晚，我和区民兵队长高宗
堂等 5 个人得知消息，连夜赶到随北县政
府驻地万和镇送信。20 多里路，我们顶风
冒雪走了几个小时。到达万和镇之后，随
北县指挥长李家传立即通知部队紧急集
合。深夜 11 点多钟，部队出发，直到 28 日
凌晨四五点钟才到刘家大湾附近。在距
离刘家大湾大概 1000 米远的地方，李指
挥长下令停止前进。派出小分队捉舌头、
摸岗哨。10 分钟以后，小分队把“舌头”捉
来了，“舌头”名叫朱德海。他交代，匪首
艾长顺就在刘家大湾西边炮楼里，其他
土匪分散在附近王家湾、黄家河、刘家小
湾等各个村湾。

了解情况以后，李指挥长派出一个
分队，到刘家小湾山口设伏。防备这边战
斗打响后，住在其他湾子的土匪来增援。
接着，下达战斗命令，围攻刘家大湾。此
时，天刚放亮，冲锋号的号声、枪声、战士
的口号声响彻山谷，佛山沟山动地摇。

刘家大湾是刘氏宗族的大寨，四面
四个土碉堡，火力可以互相照应。尽管这
样，艾匪他们也没有招架之力。炮楼的射
击口被解放军猛烈的火力封锁了。“缴枪

不杀！我们宽待俘虏！你们被包围了！”战
士们打一阵喊一阵。希望艾长顺放弃抵
抗，出来投降。

战斗已经进行了 1 个多小时，周边村
湾里的土匪闻声纷纷逃窜，艾长顺这边
还没投降。李指挥长决定，不用重火力，
用掷弹筒、枪榴弹往炮楼里打。随北县月
亮店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派上了用场。
这种手榴弹制作技术不过关，炸得响，烟
雾大，但是形不成弹片，没有多少杀伤
力。这回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几枚枪榴弹
和手榴弹从射击口送进去，爆炸的烟雾
让土匪在炮楼里存不住身了。艾长顺双
手持驳壳枪高举着，从炮楼西边纵身下
跳。他跳下后，并没有落地，因为周围都
是我们的战士，大家一拥而上从空中把他搂
住了。但是他有 1.82 米的高个头，加上双
手高举着，一时没有控制住他的双手。

这时，躲在附近观战的“舌头”朱德
海指着艾长顺，向李家传指挥长大声喊：

“长官！长官！这就是我们的艾大队长，被
你们活捉了！” 李家传闻声高兴地从隐蔽
地站起来，手握手枪高声下令：“要活的！
不要伤了他的命！”当时，我就在他身后。

说时迟，那时快。匪首艾长顺手中两
支驳壳枪对着李家传击发了。李指挥长
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将自己的革命青春永
远定格在 32 岁！随北最大匪首艾长顺经
过正义的审判，在万和镇殷家畈被枪决。
随后，群龙无首的残匪或被清剿、或走出
深山向人民政府投降。自清末以来，危害
随北人民近百年的“匪患”被彻底扑灭。

（作者系随县殷店镇供销社退休职

工。本文由作者口述，经陈晓林、赵雨舟

记录并整理成文）

春雨的淅沥，夏雨的滂沱,秋雨的绵绵,冬雨的冰冷。这便是四季的
雨。

我爱春日的明媚，夏日的灿烂,秋日的成熟，冬日的雪花，我也爱这
四季的雨。

我曾经迷恋蓝天白云。看风轻云淡，草长莺飞；看雄鹰展翅飞翔，
云卷云舒；看蓝天白云下幸福的人们的幸福生活，看花开花落；看广袤
的非洲草原上狮群与鬣狗、水牛之间的搏杀！

但现在，我更爱四季的雨。雨,让人清醒，让人不至于迷失了自我，
迷失了方向，迷失了未来。

淅沥的春雨，滋润了万物 ,她也会给你冰冷，提醒你，冬天，其实才
刚刚过去。在这样的雨中，独自一人，登上一座山，任凭淅沥的雨，淋湿
头发、眼睛、嘴唇、衣服，顺着前人或当代人开凿、铺设成的蜿蜒向上的
石阶路，向上攀登、攀登、勇敢攀登。只要你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自
信，你便会成为这高山的峰，万千风景，终将尽收入你的眼底。

夏日的雨，似孩子的脸，一会儿还是艳阳天，一会儿便风云变幻：乌
云遮掩了一切，白日如同暗夜，伸手不见五指！狂风、雷电之后，大雨滂
沱了！在这样的滂沱大雨中，店铺全关门，行人都不见，只剩四面八方
的雨水，急急地汇聚汇合在一起，涌入万千河流，融入深沉的海！在这
样的雨中，我读懂了敬畏。

秋雨与秋风一样，要人愁。炎热的夏天，结束了；寒冷的冬天，要来
了。秋雨，总是绵绵。似乎阳光要离我们远去了，最后一个太阳，好像
也被后羿射下来了。

冬天的雨，似乎特别寂寞、冰冷、无情。且吟《虞美人·冬雨》——
“潇潇一晌残梅雨，独立无情绪。且随湖柳入微茫，浑记荷花那日小池
塘。人生多少春秋里，留住一冬季，怎禁妩媚破东风，几缀杜鹃红在雨
丝中。” 我忽然又想起一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样的旋律，这
样的歌词，便又在脑海中浮现开来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
乡哭泣；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就当
我从来不曾远离……”其实，再多的忧伤，再痛彻心扉的故事，终究会过
去，春日春风春雨已经在路上，谁也遮挡不住。

我爱这四季的雨！
（作者单位：随县炎帝学校）

四季的雨

● 李经发


